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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州怀古·竹公溪

竹溪千载绕嘉州，夜郎遗韵几度秋。
一篙破竹开王业，万壑吟诗寄客愁。
薛涛笺染唐时月，叶老篱围竹畔秋。
莫道沧桑湮旧迹，依旧溪水绿悠悠。

在 乐 山 ，有 一 条 河 ，不 宽 、不
长，从城北的市中区悦来镇蜿蜒而
来，穿过田野、穿过城市，最终在张
公桥不远处汇入岷江。它就是竹
公溪。

“竹王”传说

东 晋 史 学 家 常 璩 在《华 阳 国
志》里记下了一个奇异的传说：一
位女子在河边浣衣，一段竹子漂到
她的脚边，推都推不走，竹筒里竟
传出婴儿的哭声，女子将竹子带回
家，破开一看，里面躺着一个白胖
的男婴。她将孩子抚养成人，这孩
子天赋异禀，文韬武略，最终成为
部落的首领。因他从竹中来，人们
称他为“竹王”，他的族人也以竹为
姓。传说，女子将破开的竹节种在
土 里 ，后 来 竟 长 成 一 片 浓 密 的 竹
林。这位“竹王”，便是夜郎国的开
创者。汉武帝时，中原王朝的势力
进入西南。“竹王”因不愿归顺而被
杀。部族百姓为他鸣不平，汉王朝
为安抚人心，册封他的三个儿子为
列侯。“竹王”的英魂，从此被其族
裔供奉在祠堂之中。到了西晋末
年，“僚人入蜀”将“竹王”信仰带到

了乐山，并在聚居地附近建起了竹
王祠。祠周围遍植青竹，后世称它
为“青竹祠”。乐山方志记载：“青
竹祠，城北，祀夜郎王。”也因为这
祠堂，在唐代，人们便将这条穿城
而过溪流，亲切地称为“竹公溪”。

诗韵千年

竹公溪是一条美丽而温婉的
溪流，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
这里留下诗篇和故事。

唐代女诗人薛涛流寓乐山时，
曾在夕阳下对竹郎庙，写下那首哀
婉的《题竹郎庙》：“竹郎庙前多古
木，夕阳沉沉山更绿。何处江村有
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那悠扬的
笛声，穿越千年，仿佛仍在耳畔回
响。晚唐诗人薛能游历嘉州后溪，
亦写下“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
见夕阳舂”。

竹公溪上游的白崖山，在宋代
成为文人雅士的“打卡”胜地。当
时建有白崖院，院旁有清风、白云、
朝霞三洞，环境清幽。北宋名臣吴
中复、赵抃都曾到此游历，留下题
刻。学者程公望曾在此隐居讲学，
而“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也
曾专程来此拜访，留下了一段佳话。
今天，在白云洞中，还能看到宋代张
方留下的《嘉定十五季》碑；员兴宗
的《题白崖三洞》组诗，至今仍镌刻
在洞中石壁上，供后人凭吊。

明清时期，竹公溪畔依然诗韵
流转。明“嘉定四谏”之一的安磐，

曾在溪边修建钓鱼楼，留下自己的
身影。明人林志在《西蜀竹枝词》
中写道：“竹郎祠前江水流，竹郎祠
上彤云收。”清初诗人王渔洋从成
都到乐山，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诗
作：“漏天未放十分晴，处处江村有
笛声。水远山长听不足，竹郎祠下
竹鸡鸣。”“竹公溪口水茫茫，溪上
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
林 深 处 拜 三 郎 。”“ 竹 公 溪 水 绿 悠
悠，也合三江一处流。珍重嘉阳山
水 色 ，来 朝 送 客 下 戎 州 。”这 些 诗
句，将竹公溪的风景与“竹王”祭祀
的 民 俗 生 动 地 呈 现 在 世 人 面 前 。
清代诗人王培荀的《嘉州竹枝词》
更是将乐山风物一一记录：“报赛
迎神唱竹枝，竹公溪畔竹王祠。插
花蛮女清歌罢，露冷鹃啼月上时。”

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等高校西
迁乐山，竹公溪畔迎来了新的客人。
1939 年，执教乐山武大的叶圣陶一
家搬到了竹公溪旁。他在文中描绘
道：“瓦屋三间，竹篱半围，靠山面
水”，并写下“小桥流水自潺潺，数枝
红叶点秋山”之类的赞美之辞。朱
东润也曾回忆这条溪流，说它“水浅
的时候，踏着河床乱石就可以过去
的”。武大教授钱歌川自云：“卜居
于竹公溪畔。此日情怀，自非昔比，
不仅对于渔洋的诗句感着一种亲
切，而且对于竹公溪也就特别关切
了。”文学家程千帆也曾自述：“居
乐山时，始赁庑徐家，旋以避空袭，
迁学地头……屋在一小丘之巅，下
临清溪，风物甚佳。”

这些文字，为这条古老的河流
增添了一份温情的现代记忆。在战
火纷飞的年代，竹公溪用它的宁静
与清幽，庇护了一代文化人的心灵。

“三线”记忆

竹公溪不仅流淌着千年诗意，
还流淌着工业的“脉搏”。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一场规
模宏大的“三线建设”在西部拉开
序幕。605 造纸厂和长征制药厂，
先后在竹公溪上游安营扎寨。数
千名工人和家属从全国各地汇聚
于此，在竹公溪畔的荒山野岭上，
一砖一瓦地建起了厂房、宿舍、学
校、医院。随之，堰板电站也建起
来了，它利用竹公溪的水流落差发
电，605 厂和长征制药厂的建设和
运转紧密相关。竹公溪，这条流淌
了千年的古老溪流，从此被赋予了
新的内涵。

605 厂 有 一 条 特 殊 的 窄 轨 铁
路，从厂区腹地铺设，经黑桥、人生
洞、一 碗 水、斑 竹 湾 ，直 达 大 渡 河
边，用于运输造纸所需的原木。这
是乐山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虽然
只有十多公里，却承载着三线建设
的荣光。每天，小火车“哐当哐当”
地从溪边驶过，载着原木，也载着
工人们的希望。

一位曾在 605 厂工作的老工人
回忆：“那时候，我们厂里的条件在
乐 山 是 最 好 的 。 有 电 影 院、有 食
堂、有子弟校。下了班，工友们就

沿着竹公溪散步，夏天的时候，孩
子们在溪里游泳，大人们在岸上聊
天 。 那 条 溪 ，就 是 我 们 生 活 的 背
景。”竹公溪见证了那个火红年代，
见证了父辈的荣光，也见证了一代
人的青春。

“文化走廊”

发 展 进 入 新 的 时 间 节 点 ！
2025 年，乐山竹公溪流域综合治理
项目实施——以基础设施提升为
基础，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以文旅
融合为核心，形成科学规划策略，
对重点区域开展概念设计，包含清
淤工程、管网整治、驳岸整治、绿道
贯通、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植物优
化、建 筑 提 升、照 明 设 计 等 内 容 。
随之，河道清淤、驳岸整治、生态修
复、步道建设，等等，这是竹公溪几
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系统性“梳
洗”，每一项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为
居 民 和 游 客 创 造“ 水 清、岸 绿、景
美”的城市人居环境。

今年 8 月，春溪体育公园、柏溪
海绵公园、蟠龙音乐公园三大公园
建成，全长 1.4 公里的滨水景观长廊

“串联成线”，竹公溪文化走廊“横空
出世”。如今，竹公溪已经成为市民
游客打卡、休闲的“后花园”。

“竹公溪水绿悠悠，流过童年
流过头。多少蛙声多少梦，都在清
清溪水中。”

一条溪、一座城，千余年，生生
不息！

■ 东岩山人

竹公溪：千载诗韵绕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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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我的小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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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路上，我先后
遇 到 上 百 位 老 师 ，而 最 让 我 铭 记 于 心
的，是我的小学老师。

二十世纪 70 年代，我出生在乐山西
南部的一个小山乡。那时每个村都办
有小学，但因学生人数有限，每个村都
没有完全小学。根据各村学龄儿童情
况，只开设了二至三个年级班。由于开
办的班级有限，每个年级班的学生人数
虽然总体差不多，但年龄差别却较大，
有些班的同学甚至有相差三四岁的情
况。

我们村已连续多年没有开办过一
年级班。到一九八二年，当我拖到八岁
多时，我们村的学龄儿童仍较少，依然
办不起一年级班。为不耽误我的学业，
父母四处打听，得知临近的山沟村当年
要办一个一年级班。经对接，那年八月
三十一日，我和同龄的三个邻居小伙伴
在父母的带领下，到山沟村小学报名就
读。

山沟村，顾名思义，就是位于山沟里
的一个村庄。村里的小学修建在村子中
部临近沟边的一块平地上，离我的家有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这所小学开办了三
个年级班，一个一年级班、一个三年级班
和一个五年级班。学校共有三名民办老
师，每个班仅有一名老师，他们既是班主
任，又是科任老师。我们班的老师是五
十出头的杨老师，他的家就在学校附近
的山崖边。

因我和三个小伙伴是从别村到山
沟村就读的，第二年春末，班上的几名
年龄较大的同学欺负我们是外村人，经
常找我们的茬子。为此，我们十分害怕
他们，不敢再到学校，一连几天都旷课
在家。当时，父母正抢时忙着插秧，也
暂时抽不出时间来料理我们到校上课
的事。

杨老师发现我们连续几天未去上
学后，就主动来我们家家访。得知实情
后，他耐心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讲“如
果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后就会成为无
用的人”的道理，并当着我们父母的面，

表示将对那几位同学进行批评教育，以
后学校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来到学校时，杨老师和那几位同
学已早早地站在校门口迎接我们。见
到我们后，那几位同学主动向我们认了
错，并当着老师的面，表示今后再也不
犯同样的错。同学之间没有什么过不
去的，自此，我们和那几位同学和好如
初，并成为好朋友。

那几位同学的思想在短时间内为
何有如此大的转变？原来，杨老师到我
们家家访得知实情后，又连夜家访了那
几位同学，给他们讲“中国就是个大家
庭，同学间要团结友爱互助”的道理，直
讲得那几位同学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
己的过错。因连夜摸黑奔走数十里山
路，杨老师摔了几跤，虽然总体无大碍，
但仍摔破了衣裤，擦破了手臂和腿上的
皮，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令我们非
常感动。

三年级时，杨老师十来岁的小儿子
患了怪病，四肢无力，行动艰难。那时，
不知是杨老师家里无钱，还是没有到大
医院就医的习惯，他和妻子竟四处求医
问药，跑遍了周围的十镇百村，直到两
年后儿子的病痊愈。

在给儿子治病期间，为了不影响我
们的学习，杨老师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完
课后，才去求医问药，有时竟整夜在外
奔波。但不管走多远，第二天一早他又
准时出现在教室里。为此，他常常累得
筋疲力尽，整个人看上去十分憔悴，苍
老 了 许 多 。 但 一 上 讲 台 ，他 又 精 神 振
奋，一丝不苟地给我们讲课，前后判若
两人。对杨老师这种敬业精神，同学们
都十分敬佩。大家上课时不仅认真听
讲，回家后也认真温习功课。在那两年
时间里，同学们的成绩直线上升，连续
两年期终考试，我们班的平均分竟夺得
全乡同年级前五名，这是非常出人意料
的。

四年级时，特别喜欢同学手里的一
本 小 人 书 ，可 我 们 镇 上 的 商 店 却 买 不

到。而那位同学对这本书又爱不释手，
不愿以一角钱的定价卖给我。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的我，竟偷偷地拿了家里的
两元钱，以高价从同学手中买得那本小
人书。当时一盒火柴售价二分钱，一斤
食盐售价二角五分钱。在那个挣钱不
易而物价较低的年代，两元钱对我家发
挥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

杨老师得知情况后，把我和那位同
学找去，苦口婆心讲做人要诚实，不能
因为爱好而丧失理智，更不能不经家里
人同意就私自拿钱购书等道理，说得我
羞愧难当。我和那位同学各自承认了
自己的错误。那位同学主动退给我钱，
我也主动把书退给他。回到家后，我把
那两元钱交给了父母，主动承认了自己
的过错，得到了父母的谅解。这件事，
教会了我如何诚实做人做事。

五年级时，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扯
猪草，不慎跌下田埂摔伤了右腿，虽然
骨头未摔断，但仍摔破几块皮，整条腿
青一块紫一块的，疼痛难忍，行动十分
吃力。父母为耕种家里的十多亩田地
已是忙得分不开身，无法每天背着我往
返十多公里山路到学校去上课，我只能
请病假在家自学。

对此，杨老师竟顾不上管他家的庄
稼，坚持每个周末来我家，给我讲新课，
并 辅 导 我 做 作 业 ，先 后 持 续 了 两 个 多
月。那个学期，我的语文和数学成绩不
仅没有下降，而且还得了双百分，这是
我入学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为了感谢杨老师给我的特别关照，
父亲背着自家种的大豆和大米去感谢
他，他却说这是作为老师应尽的责任，
并婉言谢绝，此举让我对他更为敬重。

如今，我小学毕业已有三十八个年
头，杨老师也已步入九十岁高龄。回望
小学六年的学习时光，我不仅从杨老师
身上学到了丰富的知识，更懂得了做人
做事的道理，这为我此后的成长之路奠
定了坚实基础。

感恩杨老师，感念您对我的默默付
出与无私奉献！

地处浅丘小河间的故乡，是藏在深闺的鱼米
之乡。那里不仅稻麦飘香畜禽撒欢，而且蔬菜瓜
果远近闻名，尤其是秋菜。

入秋以后，大宗的水稻、玉米、土豆等夏季作
物收割完后，大片的土地空闲起来。但天气还保
持着夏日的惯性，阳光和雨水依然频频眷顾。乡
亲们便可以利用空出来的土地，利用相对充足的
阳光和雨水，插种一季秋粮和秋菜。

大宗的夏季蔬菜收割了，菜地腾出来不少；
此时乡场的菜市上，蔬菜的秧苗或种子已琳琅满
目，堪比春季。乡亲们又在菜地上忙开了，清除
杂草，翻耕松土，浇水施肥。之后，他们揣着自己
的想法，抓紧去市场上买好菜秧或菜种，匆匆赶
回自家菜地，姑娘绣花般栽种下去。

一阵秋阳暖照，一阵秋雨润泽，秧苗们便扎
稳了根挺直了腰，种子们也发了芽长了叶；再一
阵秋阳暖照，一阵秋雨润泽，秋菜便都茁壮起来
了，该吐绿的吐绿，该牵藤的牵藤，该开花的开
花，该挂果的挂果。特别是小白菜、小青菜、苋菜
和香葱，刚播下的种子，眨眼就长出一大片菜苗
来，再眨眼就亭亭玉立长成材了。

莴苣、黄豆、芹菜、四季豆等大部分秋菜，是
需要平整地块重新播种的。也有相当部分的秋
菜，则是在夏天的根茎或藤蔓上，接力似的继续
生长、开花结果。韭菜割掉一茬又长一茬，空心
菜摘了一批又长一批，南瓜、茄子和海椒不到霜
降不会停止开花，洋丝瓜直到深秋还会结出新的
果实。至于芋头、莲藕之类，虽一到秋天就消苗
了，可根茎还在继续生长和成熟，再说，藏在土里
也是最好的保鲜。

中秋过后回到故乡，漫步于那些种满秋菜的
园圃，是一种别样的享受。菜地里的菠菜不断吐
出新绿，肥厚的叶片闪着诱人的色彩；秀挺的香
葱芫荽密密生长着，散发出扑鼻而来的清香；矮
壮油绿的秋黄豆，已结出许多新鲜豆荚来。藤蔓
缠绕旺盛生长的扁豆，不断开出一串串花朵，结
出一串串果实；新种的四季豆和豇豆绿叶扶苏，
长长的豆荚参差错落。秋南瓜不断开出娇黄的
花朵，如吹响在秋天的金色喇叭。

更好的风景，是那些前来采购秋菜的大车小
车。这个时节是蔬菜淡季，城里的商场菜市都缺
着货。菜商们心急火燎地赶来，走村串户地挑选
蔬菜、谈斤论价，把成交的各色秋菜，成捆成筐地
码在路边，再摁响汽笛一车车拉走。菜农们朝着
远去的汽车挥挥手，喜悦堆满眼角眉梢。

秋菜不仅观赏起来别有风韵，品尝起来也别
有风味。

虽然秋天的阳光仍很灿烂，雨水依然充足，
但比起之前的六七八月，都温和多了。在这种气
候条件下，蔬菜的生长速度会慢些，周期会长一
些，个头体形也会小一些，尤其是番茄、海椒等瓜
果类蔬菜。加上秋后气温起伏较大变化频繁，蔬
菜瓜果受其影响，质地口感也会有所不同。同一
节莲藕，夏天挖出来鲜嫩脆爽，适合凉拌煎炒；秋
天挖出来成熟老到，适合炖肉煲汤。同一根藤上
的嫩南瓜，夏天的水分偏重，质地稀松，味道偏
淡；秋天的水分较少，质地紧致，香味更浓。茄子
的差异也很明显，秋茄子相比夏天的，口感更甘
甜鲜滑一些,有所谓“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
好香。”

单说那既算粮也作菜的秋黄豆吧，等不到叶
子变黄就可采摘，绿茸茸胀鼓鼓的豆角，放在菜
篮子里惹人怜爱。通常用它煮毛豆做零食，也会
剥出新鲜豆粒，和五花肉、排骨或鸡鸭鹅肉一块
儿红烧，让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成就，端上桌就是
受欢迎的硬菜。但我还是喜欢青豆做的嫩豆花。
泡上两斤干黄豆，再加入适量的新鲜嫩秋豆，一
块磨成豆浆做成豆花，白中带绿，鲜鲜嫩嫩，清香
扑鼻，配上精心调制的蘸水，色香味都无以言表。

秋菜插种在大春和小春之间，插种在秋粮的
边缘地带，本来是补充性的小农事，却被故乡人
用土地、阳光、雨水和肥料做颜料，绘成了极具色
彩和内涵的丰收图卷，一秋又一秋，一年又一年。

古镇老街（组诗）

■ 程川

老街
隐于市井
前朝的风，今朝的雨
穿鞋的、赤脚的，来去随意
街两旁敞亮的花窗、天井、苔藓
从来都是夹道相迎

老街太老，
老得住不下青春的肉身
老街太小，
小得挤不进都市里那巴掌大的简历

眼下的老街，躺在
土著们发潮的户口簿上
躺在精打细算的光阴里
如一根过时的木杆秤

老街上的每一块青石板
是秤上的准星
称量世道人心，也扶正每一双脚印

老房子

黑白默片里一把生锈的锁
到底锁住了什么

叩门的春风
是旧时相识
还能扭开青苔蔓延的锁芯吗

能抵达它内心的
那把钥匙——
炊烟，正在寻找梦的出口

锁不住的记忆
与骑墙的牵牛花、狗尾草
早已翻墙而出

老街人语

闭上眼睛，我也能
勾勒出那些昼行夜伏的老街

牵着我的手走进去
父亲走失了，母亲也不见了
我寻遍了老街
却听到身后儿子叫我的声音

能呼风，能唤雨，老街
老成精了，有了道行
节假日，还能从远方搬来
浩浩荡荡的人群

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也会
走失在老街的尽头
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把我找寻

当桂香飘进教室

■ 李荣富

又是一年九月
当桂香漫过校园飘进教室
我数了数，粉笔灰落了二十八回秋
鬓角那点霜，是村小第一个班的作业本
在灯下翻页时，悄悄落下的

那时候的我
以为把课本上的字
都写进黑板上，就算尽了本分
于是星子还没退，我就翻开了书本

雨停了，才想起窗台上的花
该挪到太阳底下了
曾经见过的那些稚气的小脸
有的站成了大山的脊梁
有的守着故乡的田垄
有的在更远的地方，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翻了翻昔日的备课本
一行行字迹早已被风干
一路走来，有些磕磕绊绊
倒觉得，这半生的清苦
都成了诗行里，最稳的韵脚

今天没有课
我把茶杯洗得干干净净
坐在台阶上，看云从青山那边飘过来
风一吹，满校园的叶子都响了
像极了二十八年前
他们第一次喊我“老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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